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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已是春天，于人来说，则是

好眠时节。 一晚看一本新出版的

《论语》， 凌晨两点钟方上床睡觉，

早晨我还在梦乡，突然“吱喳”几声

鸟鸣将我惊醒，我不能准确地判断

是麻雀还是其他鸟叫的声音，但这

久违的声音对于我则带来了一阵惊

喜。我急忙披衣而起，走至窗前向外

张望， 屋外的院落竟不见一只鸟的

身影。 我所居住的院子位处小城的

中部，是一个新开发的住宅小区，以

错落有致的几栋住宅楼为主， 楼与

楼之间留了部分地带，种了些草，也

植了几十株树，现已长出新绿，但仅

靠这么些稀疏的树草要引回鸟类为

伴几乎是一种奢望。 我不觉一阵怅

然，心绪竟一时复杂起来。

其实在我的心中一直思念和牵

挂着麻雀。 童年时， 麻雀于我既是

敌人又是朋友。 我家在山区农村，

当时老家一带树草丰茂， 鸟类繁

多， 出门上山， 放学回家， 随时听

到鸟的鸣叫， 见到鸟的身影。

当时还处于 “人民公社” 时

代， 农村自然也是实行集体工， 那

时父亲已经因病去世， 母亲与哥姐

们一年辛勤劳作， 凭着工分结算，

到年底从生产队仓库分回的稻谷和

玉米为数不多， 大约只够半年的口

粮。 有些稻谷和玉米刚分到家时还

未干透， 需要再晒几个太阳才能进

仓存放。 由于大人们要出集体工，

挣工分， 他们早上把未晒干的稻谷

或玉米挑到晒坪上摊开后便去赶

工， 白天在晒坪上守护粮食， 防止

鸟类来偷吃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我

的肩上。

我按照母亲的吩咐， 搬一张小

凳坐在晒坪房， 一边守谷一边看一

本小人书。 不多时， 就有三五只麻

雀“叽叽喳喳” 叫着飞了过来， 想

停在晒坪上啄谷吃， 我急忙拿起身

旁早已准备好的竹竿一边叫着一边

把麻雀赶走。 没隔多久， 不知是上

次被赶走的那批还是新的一批， 竟

又飞来， 我又急急跳起来， 用老办

法把它们赶走， 如此循环， 类似的

战斗要循环 10 多次， 方至日暮，

大人放工回家， 把谷类收运回家了

事。 后来， 同寨一个年岁比我略大

的堂兄教了我一种捕捉麻雀的办

法。 如他所嘱， 守谷时， 我从家中

拿来一只大大的竹筛， 放在谷物上

方， 把竹筛的一端用一根一尺左右

的小木棍撑起， 在木棍上系上一条

数米长的细绳， 我拿着细绳的另一

端在稍远的地方集中注视着， 有的

麻雀可能是“智商” 较高， 看见竹

筛就不靠近或在竹筛外围小心翼翼

地吃上几口就又飞去， 偏有那胆大

或粗心的麻雀， 啄着啄着向前推

进， 竟从竹筛被小木棍撑起的一方

进入了竹筛可盖住的范围了， 待到

时机成熟 ， 我猛然一拉细绳 ，

“扑” 地一下， 竹筛迅速下坠， 把

一只麻雀罩在竹筛下。 我高兴异常

地把这只麻雀放进一简易的鸟笼，

起初， 这麻雀还扑棱扑棱往外飞，

几次飞到鸟笼边缘被撞回来后， 知

道这是徒劳的， 就痴痴地站在鸟笼

的一角发起呆来， 我在鸟笼中置放

了一小杯水， 撒上些稻谷和玉米，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 宁愿冒险也要

抢食一口的麻雀， 此时面对笼中食

物不仅不吃， 竟看也不看一眼。 第

二天天刚亮， 我早早起来， 跑到笼

边一瞧， 发现那只麻雀早已无精打

采地呆在笼中， 而我特地为它准备

的食物和一小杯水却原封不动。 我

突然觉得， 这应该是麻雀对我让它

失去自由的一声抗争、 一种示威、

一种哪怕失去生命也不屈服的精

神。 面对这种情景， 我没有任何犹

豫， 把麻雀从笼中拿出， 呵在手

心， 急急走到户外， 轻轻呼一口

气， 张开双手， 麻雀从我的手掌中

飞出。 有意思的是， 它没有飞多

远， 而是停在家门前的一棵不高的

枣树上， 回过头来， 朝我“喳喳”

叫了两声， 好像是说着： “谢谢！

再见！” 然后振翅一飞， 瞬间消失

在视线里。 从此后， 麻雀在我心

中， 就一直有一种朋友般的感觉。

麻雀是一种羽毛上带麻色花纹

的小鸟， 在我家乡所在的南方丘陵

山区一带特别多。 我一直在想， 麻

雀作为鸟类中的弱势群体， 命运总

是多艰。 它天生没有华丽的外表来

吸引人们的观赏， 又不具备征服同

类的本领， 也不属稀有动物来取得

保护的特权， 相反， 它总是与厄运

相伴。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它

曾一度被列为“四害” 之一， 人们

见而灭之， 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乡

村人提着一串串被弄死的麻雀到生

产队折算成工分。 后来， 据说是一

位科学家讲了麻雀在生态学上的一

些益处才使麻雀从“四害” 的行列

中解脱出来， 但那一场“除四害”

运动已经给麻雀的身心造成了巨大

的伤害， 麻雀的数量也大大减少。

后来随着森林的过度砍伐， 植

被被大肆破坏， 麻雀和其他鸟类赖

以生存的环境丧失殆尽， 所以我家

乡一带几乎见不着麻雀的身影了。

我大学毕业后起初分配到乡镇工

作， 有时怀念起童年生活， 想念起

麻雀， 也只能靠回忆才能满足思念

的愿望， 现实生活中则与麻雀难得

一见了。

2002 年，我曾经随团去西欧考

察 10多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

的自然环境非常好， 绿色成了大地

的主要色调，没有什么农村，除了城

市就是森林和绿地， 而且城市内绿

地面积也相当大， 记得在巴黎的一

个市内广场，我们在广场参观时，不

时有飞鸟“扑扑”飞下来，停在我们

身边，没有陌生，没有惊恐，真正与

人和谐相处，共享一片时空。我们的

麻雀何时也能拥有这样的环境啊！

近几年来， 我们国家致力于建

设和谐社会， 在家乡农村一带实行

了深受农民群众欢迎的退耕还林政

策， 原来被过度开垦的山地重新种

上了植被， 许多光秃秃的山头又重

新植上了树木，到了春天，葱郁的绿

色又成了家乡大地的主色调。 数月

前， 我和几位同事一道回家乡采风，

走在一条乡间小路上，终于又见到了

久违的朋友———麻雀。 一位中学时的

同学告诉我，这几年，由于政策好，农

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的

心情变得畅快，生态环境改善了，原来

几乎消失的一些鸟类也都回来了，这

才真正是和谐社会的样子。

是啊， 社会的和谐是全方位的

和谐，既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

之间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

各种生灵之间的和谐。 麻雀作为大

自然的一员， 虽然渺小， 虽然不出

众， 但它同样应该有属于它的一片

天空，应该有属于它的生存空间，应

该享有它应该享有的“幸福生活”。

做到了这些， 我们这个社会才是真

正文明、进步的社会。

如水的月光下， 洁白的广玉兰微微启

口， 在暗香流动中， 一种莫名的情愫像枝蔓

缠绕的青藤爬满了心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想起了你们———我最亲爱的同学、 室友。

第一次获悉你们的消息， 就渴盼着那一

场学友聚会立刻到来。 18年了， 大家都变了

么？ 是瘦了还是胖了？ 生活幸福么？ 一连串

的问题接踵而来， 让人牵肠挂肚。

18年前 405 寝室的 8 朵鲜花陆续在脑

海中绽放， 美丽端庄的牡丹———季玲、 秀

外慧中的茉莉———小英 、 贤良淑德的栀

子———素珍、 淳朴厚道的七月菊———兴明、

秀气文雅的水仙———秀英、 老实善良的山

百合———德珍、 不拘小节的曼佗罗———金

艳， 而年龄最小的我被称作“辣椒花”， 小

小的、 白白的， 理所当然应该享受大家的

宠爱。 那时候我常因为大家外出游玩不带

上我而乱发脾气， 也曾凭着自己会摆弄相

机这点儿“小聪明” 赢得大家赞许的目光。

那时候我们一起憧憬未来， 渴望将满腔挚

诚化作滋润乡村孩童的甘霖。

时间太过匆匆， 3 年的大学生活转瞬即

逝。 在大家即将奔赴各个山区任教的前夕，

我捧着一本毕业纪念册

“命令” 恳求大家写下

对我的祝福。 汽车发动

了， 从此天各一方。 联

系方式的落伍， 我们之间断了音讯， 那种淡

淡的牵挂唯有藏在心里。

18年来， 我本想当个称职的“孩子王”，

却遭遇下岗的无奈， 以为从此为自己的理想

划了句号， 一向倔强的我不得不在生活面前

低下自以为“高贵” 的头颅。 为了挣点家

用， 我跟着别人跑常德下长沙推销药品， 磨

破了嘴皮子； 好不容易筹到钱办了个小型鹌

鹑养殖场， 却因为瘟疫而付之流水； 无数次

于梦中惊醒， 那本毕业纪念册成了我驱赶

“恶魔” 的“法器”， 每每捧起纪念册， 便忆

起了学友们的关爱和鼓励， 此时此刻， 真的

好想好想靠在任何一个姐姐的肩头， 听她们

再叫我一次“小辣椒”。

一点点回想起来， 似乎有谁吹起了长

笛， 悠扬而绵长的声音载着我跨越时空回到

了过去。 18年占据了我过去一生的多半， 无

数的经历无数的阅历， 数不尽的酸甜苦辣，

这段时光漫长得就像一部冗长的歌剧， 而我

面对同学时， 想必只有一句“说来话长不如

不说。” 我又怎么好意思说自己因为企业改

制才当了 8 年教师就下

了岗？ 我又怎么好意思

说我曾经练过摊、 做

过搬运工 ？ 我又怎么

好意思说自己在网吧

里昏天黑夜一呆就是 5

年？ 21 世纪是个被网

络充斥的世界 ， 所幸

我没在网海中沉沦 ，

触及了论坛、 博客后，

在名师指点下我的小

稿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我开始尝试写作并勇

敢地闯出了一条属于

自己的路。 此时， 我更加坚信， 路是强者

走出来的。

拨通一个电话，轻轻地问：“喂，猜猜我

是谁？ ”随即听见那边有人兴奋地喊：“你是

辣子吧，怎么还是喜欢玩那么多的花样啊！ ”

那一刻，我抑制激动地心情，眼里早已噙满了

辛酸而又幸福的泪水。 我多想告诉她们当年

的小辣子已长大，曾经的下岗经历，并没让我

的智慧、学识下岗，曾经穷困、孤独和迷茫没

有消磨掉我的意志， 也更明白了怎样在自己

的天空下微笑。 再相逢时， 我一定会告诉大

家，我又回到了心爱的工作岗位，三尺讲台成

就了我的夙愿， 坚持不懈将成为我毕生所恪

守的信念。

天渐渐黑了下来， 七月的风滑过树梢，

旋转着吹起营区林荫道上潮润的树叶， 草

丛里传来蛐蛐的叫声。 淡月笼纱， 娉娉婷

婷， 掩映着万物的身影。 大门外的马路没

有了白天的喧嚣， 只有偶尔疾速驶过的车

辆声音。

站在二楼的窗前， 深深地呼吸， 空气中

有蠢蠢欲动的生机， 这是仲夏特有的声音，

没有人知道她从什么地方开始， 却像雾气一

样弥散在四周。

思想的潮水开始冲刷堤岸， 情感的闸门

悄悄打开， 曾经体验过和正在体验的情绪渐

渐爬上心头。

回想无数个夜晚， 战友们披星戴月， 只

为了完成国家和人民交付的神圣职责。 多少

次， 在人们熟睡之际，

战友们牵挂着一场或为

人知或不为人知的火

魔 、 灾难 ， 他们用毅

力、 汗水、 勇气、 鲜血

以及自己年轻的生命去

捍卫人民的平安。

月在升高， 思绪纷

飞， 突然静谧的营区传

来尖锐的集合哨声。 回

首望去， 一台照明车已

悄然停在营区的球场中

央， 照明灯随着车上的

升杆升上了 6 米多高，

两排六只大灯将营区照

得如同白昼， 每位战友

的面孔都清晰可见 。

“立正， 向右看齐！” 急

促的集合声远远地传

来。 我知道， 一场训练已拉开序幕， 一如

白日里的忙碌、 紧张。 在万家灯火的夜晚，

这里却异常喧闹， 伴随着声声“预备开始”

的口令， 训练场上闪动

着战友们手拿挂钩梯奔

跑的身影。 想起一句在

军营流传的话， “我们

是一群不栖的鸟儿， 在

昼与夜的夹缝中穿行”。

是的， 奔波和穿行， 是

一名消防队员的全部。

在这里 ， 荣耀和伟大 ，

从来就是在默默无闻中

实现， 在艰苦训练中铸

就， 在艰辛磨砺中升华。

在如花般美丽的季

节， 我们之所以放弃多

姿多彩的生活， 告别眷

恋的热土， 选择踏上绿

色的征程， 是因为我们

更在意饯行生命的真谛。

紧张的警营生活磨练着

我们的意志， 培养了我们这群八零后艰苦

朴素、 吃苦耐劳的精神。 不停地训练， 不

停地战斗， 虽然这条路充满了艰难险阻，

但我们从来不会选择放弃。 多少次， 当凶

恶的火魔张开血盆大口疯狂地吞噬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时， 战友们紧握手中的水枪

迸射出愤怒的银龙， 用智慧、 勇气、 汗水、

鲜血与之展开一场殊死搏斗。 习惯了在胜

利后用沙哑的歌声来驱赶疲劳， 习惯了用

干涩的笑声相互鼓励、 加油， 也真正明白

了“头顶的国徽， 它放出的光芒， 包含着

无穷无尽的内涵， 它的重量要用我一生的

勇气和道德去支撑， 它的意义要用我们的

一生去诠释， 去注解……”

拉回思绪， 营区场上已经是训练结束前

的讲评。 夜已经很静， 在控声灯光的照射

下， 满身汗水的战友光着膀子、 穿着拖鞋冲

进浴室。 那里， 水声与说笑声正划破熟睡的

城市上空， 与皎洁的月光融于一体！ 在刚刚

结束的训练中， 应该又有新的突破了。

熄灯哨声吹响， 一切又恢复了宁静。 然

而， 在月夜深处的军营里， 入睡的战士们抱

着相同而又不忘的信念： 守护人们“万家灯

火” 的喜悦， 守护人们“一路顺风” 的心

情， 守护宁静祥和的街市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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